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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杨 鑫

近日，跟随陕西省残障人作家代表团
去商洛采风。去商洛采风，棣花古镇不能
不去，那可是贾平凹先生的故里啊！

商洛市残联理事长房立学先生全程陪
同。交谈中深感房理事长知识渊博、文学
素养深厚，文学无用之大用的特点在他身
上彰显无余，譬如对我们此行采风活动安
排得周到细致，非常人性化，且事必躬亲，
无微不至，言行中处处流露出对残障群体
的关爱，这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出自内心
深处的情怀。

我代表大家向房理事长提出去棣花的
要求，希望能满足。他笑呵呵地说：“我们
早有安排，明天就去。”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中雨，不知能不能
成行。”我很是担心。

他笑道：“我组织过不少活动，还从没
下过雨。”

翌日早起，却下起了雨，且是中雨，但
未能阻止我们去棣花的行程。我还是担心
路不好走，我们这一群好几位都坐着轮
椅。房理事长说，棣花景区都有无障碍通
行道，不用担心。

车到棣花，雨势未减，但房理事长早已
安排好，甫一下车，就有一群年轻的志愿者
上前来帮扶我们。果然如房理事长所说，
虽说道路曲折蜿蜒，但都有无障碍通行道，
且有丹凤县残联理事长王立新先生亲自带
路，畅通无阻。

来到宋金街，扑面而来的不仅是风雨
带来的薄凉，更多的是尘封已久的秦、楚、
宋、金文化，让人们充分体味到历史与文
化、生态与自然、民风与民俗、秦风与楚韵
水乳相融、相映生辉的古镇风情。

几年前，我来过一次，对棣花古镇有一
些了解。据史料记载，金国侵略南宋，兵至
棣花古镇时，遇到南宋将士奋力抵抗，久战
不分胜负，只好谈判议和，双方以棣花街中
轴为界，这便是后来的宋金街。宋金街的
街道东边是平砖铺就，西边则是立砖铺成，
东是南宋，西是金国，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穿过宋金街，王立新先生带着我们来
到贾平凹文学馆，没料到文学馆正在施工
改造，不得而入。房理事长说可以到贾家
老宅看看。于是，一行人穿过小巷来到贾
家老宅。

贾家老宅是个四合院，有上房，厢房，
厨房等屋。这些并不是平凹先生原生态房
屋，而是在老宅地基上新修的，但保持着商
洛普通农家院落风格。“丑石”还在，但不见
了那棵梨树。遗憾还是有的。

别离贾家老宅，来到二郎庙。
踏进二郎庙院子，呈现在眼前的是

两种建筑风格的庙宇，中间以一根石柱
为界，西边是二郎庙，东边是关帝庙。
二郎庙修建于金大安三年，距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是陕西省现存的唯一
一座金代建筑。由于金代历史短暂，遗

存下来的文物古迹很少，它也是全国仅
存的三座金代庙宇之一，堪称金代建筑
艺术的活化石。

导游介绍：“二郎庙原来供奉的是
‘二郎神’李二郎，他是秦朝李冰的次子，
因为治水有功而传颂于后世。到了明、
清时期，受《封神演义》《西游记》《劈山救
母》等作品影响，改李二郎为杨二郎杨
戬。二郎庙是砖木结构的，庙顶为歇山
转角式，顶部有五脊四坡，用五彩琉璃瓦
覆面，廊檐斗拱呈矛头形，代表了金人好
战的性格。而位于东边的关帝庙，建于
清乾隆十八年，是仿二郎庙造型而建的，
兼有唐代的建筑风格。与二郎庙所不同
的是，其正脊所雕刻的二龙戏珠，用翠绿
色琉璃瓦覆顶，拱斗呈象鼻子形或马蹄
形，工艺显得比较精细，体现了唐代的建
筑风格。在两庙中间立的这一根石柱，
就是当年金、宋两国的界碑。右侧为南
宋国，左侧为大金国。”

我凝望着界碑，界碑无声，默默地诉说
着千年前的风云故事……

随后去清风街。这条街原是棣花古
街，是商於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伟岸的
牌楼屹立路口，上嵌贾平凹亲书“清风街”
三个大字。古道从街中穿过，街的东头就
是知名的棣花驿。历史上这儿曾是水旱码
头，车水马龙，十分的繁华。贾平凹先生的

《秦腔》就是以这儿为创作原型的，而清风

街也正因《秦腔》而出名。
此时此刻，风雨中的清风街冷冷清清，

少了喧嚣，多了几分幽静。徜徉在街头，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过了清风街，只见二龙桥横卧在荷塘
碧浪之上，恬然安详。此处原有两泉——
庵泉和寺泉。两股泉水像两条长龙，流经
一桥，故称“二龙拱一桥”，为古代政商车马
必经之路。站在二龙桥上，天水淅淅沥沥，
虽已初夏，但没有“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
意，却更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韵味。放
眼看去，整个小镇笼罩在烟雨中；往远看，
雨涤万山秀，满目尽苍翠；再眺望，雨烟在
山腰缠绕，山在虚无缥缈中。回望清风街，
麻石铺道，店铺林立；环目四顾，木桥栈廊，
曲径接岸；楼台亭阁，草棚苫顶；流水潺潺，
雨打清荷；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好美的一轴油画！
雨天本是留客天，可还得走。来也匆

匆，去也匆匆。
告别古镇时，大雨如注，风雨中的棣花

愈发显得青翠锦绣。

雨 中 棣 花雨 中 棣 花
贺绪林贺绪林

十年前，我在莞
城的一家精神病院
做护工。

施 先 生 是 我 接
手 的 第 一 号 病 人 。
据了解，这位看上去
文质彬彬的患者来
自省城一所重点大
学 ，难 怪 他 被 称 为

“先生”，连名字都被
省了去。毫无疑问，
施先生一定是个阅
历深、有学问，又有
影响力的学者。

可 看 上 去 温 文
尔雅的施先生却有
很强的暴力倾向，在
我接管之前，据说好
几个护工都被他撵
跑 了 ：一 位 年 轻 的
女 护 工 被 他 骂 作

“破鞋”，愤然离去；
还有个男护工竟然
被 他 打 了 一 顿 ，陪
护他的人不是被骂
就 是 被 揍 ，谁 还 敢
去照看他呢。

听闻这些事后，
我紧张得冒出了一
身冷汗，生怕自己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心里直打
退堂鼓，可转眼又一想，这位施先生被列入特殊
患者人群，看护费高，反正为了赚钱，就耐着性
子接受了。

我发现被囚禁在角落里的施先生非常孤
单，他特别厌烦封锁他的那扇黑色的铁门，尤喜
欢外出，只要带他出门，他就显得异常愉快。

平日里，他喜欢坐在草地上或树荫下，嘴里
叼一根狗尾巴草或一片树叶，抬着脑袋，眼睛痴
痴地望着一朵云或一只鸟。我也陪他坐着，彼
此都不言语，直到晚风吹过来，太阳落下去的时
候再将他带回去。他对这样的生活和环境还算
满意，没有生出任何逃离之心。

施先生属于双向精神障碍病人，医生建议
护工多注意患者心态，可在恰当的时候陪伴其
出去游玩，放松心情。于是，在他双眉紧蹙，忧
心忡忡，快要发火的当儿，只要说带他出门，他
即刻笑容可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有时像小孩
一样手舞足蹈，嘴巴里叽里咕噜，说些我听不懂
的语言。

难怪他以前那么暴躁，曾经看护他的那些
护工多半不负责任，也不友好，他们只负责看
守，不仅不去搭理他，甚至把他当成罪犯一样去
监管。

照顾这样的特殊患者最重要的是多跟他沟
通，想办法让他心情愉悦，纾解压力。

不久，我从旧货市场购来了一辆便宜的二
手车，没事就带他出去散心，晚上陪他坐在草地
上看星星。

那个时候，我的车里还没有 GPS，出门得靠
地图。一张很大的地图折起来就像一本书那么
厚。驾车出门得翻看地图才能找到来回的路。
结果有一次，我带他去很远的一个风景区，出门
有点匆忙，车开到半道才发现忘了带地图。

“坏了，忘带地图了，咱们得返回去拿地
图。”我对一旁的施先生说。

“没关系了，不用取，我给你指路！”施先生说。
我简直懵了，说：“这么大的城，不看地图怎

么找得着路？”他说：“你放心，我给你找红绿灯
最少的路线，咱们走捷径。”他一路指道，然后，
又原路指了回来。回来后，我就问：“你是怎么
知道路线的？”他说：“莞城的地图就在我脑子
里。”他用手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我上次看了
一遍你的地图，就记住了！”

“天啊，只看了一遍，你就记住了！我看一
百遍也记不住！”我惊讶地喊了句。

这哥们简直就是个奇才嘛！
他老是自言自语，一个人跟自己对话，说得

不清不楚；有时我听懂了，好像是在讲英文、日
文、带卷舌音的俄文，但大多数情况下，我还真
听不懂他说的是哪国语言，结果有一次，我们一
坐下，那哥们又开始自言自语，之后，又用不同
的语言跟我说话，我答不上来，一时急切，就唤
来了院里的一位老员工。我问老员工知不知道
这位施先生在讲什么，老员工说：“这位先生可
不一般，他会讲七国语言呢，平时一个字都不
讲，遇见他认为合适的人就滔滔不绝地讲个不
停，他这是喜欢你，所以就换着语言跟你说话
哩，他是我几十年里见过的智商最高的疯子！”

多么牛的人呀！我对他的佩服变成了敬慕。
医生说，这类病人心里垃圾太多，唯一的方

式是通过说话将垃圾排泄出去，他这样无休无
止地说话，对他康复大有裨益。

才华对施先生真是一种残忍啊！
在我和施先生友好相处了半年之后，我换

了另外一份工作，因为施先生出院了。
我至今都不敢向任何一个知情人打听施先

生的事情，或许他已经彻底康复，重新站在了大
学的讲台上，或许……但我一直怀念他，怀念和
他一起度过的那段难忘时光。

心心

门门

陈陈

敏敏

槐槐 花花

吃过晚饭，踏着夕阳的余晖，走进
丹江边上的槐树林，扑鼻的花香勾起了
我的回忆。

高中毕业前夕，每天清早，我要去丹江
边的槐树林里背单词。那天我来到槐树
林，突然被狗吠声拦住了，只见不远处有一
长行木箱，密密的蜂儿正在飞上飞下，发出
了嗡嗡声，堤下的树林里有一间低矮的帐
篷房，那条狂吠不已的狼狗戴着链子冲向
堤上，正好挡住了我的去路。正着急时，一
个女孩挡回了狼狗，大声说，没事的，你过
吧。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去，在一水泥
墩上坐下来背起了单词，背着背着，总觉得
树林里有双眼睛在瞅我，扰得我无法宁
静。我抬眼向那边望去，女孩正在往这边
瞅，目光撞在了一起，心跳似乎加快了许
多。等我恢复平静，再去瞅她时，木箱的那
头却传来呼喊声，女孩像花一样飘向树林
的另一边。这一飘，让我的心跳加快，脑子
里一片空白，望着满树的槐花发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片花瓣落在了
我的脖子上。我刚一抬头，却见她站在我
面前，我局促不安，不知说什么，她却先开
了口，大哥是复习功课吧？我机械地应了
声，她又问今年是不是参加高考，我应了一
声是。她接着说，大哥真幸福，能读这么长
时间的书。看着她羡慕的眼神，我问，你读
了多长时间的书？她苦笑了一下，叹了口
气才说，放蜂人四海为家，哪有条件读书，

只上了两年学就跟父母出来漂泊，一年四
季，哪里有花往哪里赶。刚说完，那边又传
来了喊声，她要过去了。临走时，她问我能
不能借她几本故事书？没问题，我满口答
应了下来。

从河边回来后，就把自己的故事书搜
集起来，准备第二天去河边时送给她。没
想到连续下了两天雨，等第三天我带着书
来到河堤上，没有了狗吠声，更没有寻到她
的踪影，只有几只游蜂在耳边嗡嗡地叫着，
树上已没了槐花，再看树下，是凋谢了一地
的花瓣。此情此景，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恨
那两天两夜的雨。

一连几天，我打不起精神，随着高考
的一天天逼近，一直处于恍惚之中，最终
名落孙山。

那件事一直在我心里深深地埋藏着，
每到槐花飘香时节，我都要去江边，想找回
点什么。

石榴花石榴花

那年，我从酒厂调到书店工作，从一个
酿酒工变成了卖书郎，身份的转换令朋友
们羡慕，他们在祝贺的同时，还送给了我两
件礼物，盆栽石榴便是其中的一件。

我原对养花不感兴趣，没想到朋友送
给我的这盆石榴，刚进入五月就火红起来，
放在写字台上很是醒目，便百般怜惜、千般
呵护，这盆石榴成了我的精神寄托。

在花中，石榴算不上名门贵族，它实在
无法与梅花争相斗艳，更没有梨花那般洁

白细腻，然而它却热热闹闹地开放着，成为
点缀五月、颂扬劳动的花中之魁。正因为
它是五月的象征，我便对它格外怜惜。工
作之余，为它浇水、松土、施肥。夏天怕晒
着，冬天怕冻着，晚上移回室内，白天移到
室外，天天如此。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时，给
它整枝修剪，换土施肥，在期盼中它便抽出
了新枝。进入四月，枝头探出星星点点的
红晕，继而渐渐变大，随着五月的一天天临
近，一个个椭圆形的小球，便由深绿色变成
浅红色、深红，等到五月来临，枝头上便挂
起了一盏盏红灯笼，一下子将五月渲染得
火红热烈。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一晃，那盆石榴
陪伴我已有二十多个春秋，成为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年前一个风雪交加
的晚上，因事而耽误了回家，待我第二天匆
匆赶回来，看到被雪覆盖的石榴盆栽，心里
一沉：完了，我心爱的石榴树！令人没想到
的是，来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正打算将它
拔掉换成别的品种，突然发现它的枝条上
有点点新绿，让我兴奋不已。

是呀，石榴花是劳动者之花，又何惧
风雪呢？

栀子花栀子花

室外阳台上那盆栀子花盛开的时候，
恰巧是妻子病愈出院回家之际。原想那株
鲜活的生命早已不在，却没想到它依然是
那么葳蕤，花香宜人。

多年前的初春，单位号召每名职工养

五盆上档次的花，以美化院内环境。爱好
种花的妻当即就去了街边的花卉市场，买
回这盆葱郁的栀子。初夏的一天，我与女
婿前往医院体检，临走时他硬是说服了妻
子——她已有好多年没有检查身体了。没
想到这一查，竟查出了问题，原来妻子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这一意外让人措手不及，
我们不敢怠慢，当即赴西安住院治疗。在
医院里，通过微创手术，总算把妻从生命线
上抢救回来。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后，妻
子对新生活充满希冀，积极配合治疗，日渐
好转。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她在窗前看
到楼下花园里盛开的花朵，忽然想起了放
在这门外阳台上的那盆栀子。

她催促我赶快给女儿打电话，让她把
栀子从室外移到室内。我告诉她，晚了，
再顽强的生命也架不住十几天的太阳暴
晒，更何况娇贵的栀子。经我这么一说，
她也就不再坚持，对那盆即将开花的栀子
惋惜不已。

对于一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出院
是极其高兴的事，没有什么能比回家更幸
福。女婿的车还未停稳，她就迫不及待地
下了车，还没上楼，先闻到一股栀子花的芳
香，待走上楼梯口，一眼就看到那盆栀子正
在向她微笑，她踟蹰着不敢相认，等走近端
详，确认是自己那盆栀子花，她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

听门卫张师傅说，自我们去了西安，栀
子花就成了大家共同呵护的对象，这个遇
着了给浇水，那个有空了给松土。张师傅
的一番话，宛如一股暖流在心中荡漾。

开 在 心 里 的 花 朵开 在 心 里 的 花 朵
丹丹 影影


